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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博大精深，数中有术，其智慧思想早已跨越
时空，绵亘千古，成为人类永恒无价的瑰宝。今天，我们研究
战争，探寻沙场制胜的内在规律，则需要古为今用，候时而

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本文透析《孙子兵
法》奥妙，略抒管见。

一、《孙子兵法》五行更替，变幻无穷，机在其
中，历来被列为“五经七书”之首，是一部璀璨斑斓，
明鉴日月的兵学奇书

《孙子兵法》形成于中国春秋时代末期，始终作为战争谋
略之书广为流传，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所尊崇。三
国时期曹操曾高度赞扬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
矣……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吴汝高，《孙子兵法
浅说》，5页）。日本更是把孙武称为“东方兵学的鼻祖”，而把
《孙子兵法》看做“兵学圣典”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公元
1772年，《孙子兵法》传至法国，备受关注，威震欧洲的拿破仑
在战争中经常批阅《孙子兵法》。不可一世的德皇威廉二世兵
败后看到此书，顿足叹息道：真可惜二十年前没有阅读这本

书。可见若要早读此书，德国在一战中或许不是那种结局，当
然，这不过是设想而已。
历史上，通常都把孙武誉为“兵家”或“兵权谋家”。然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大凡著名军事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而

至纯于军事。只要涉猎战争，就必然要影响政治，表面看是基
本特点，实质上是自然规律。
春秋时期，奴隶制已经瓦解，封建所有制悄然诞生，并以

强劲之势迅猛发展。如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诸侯王统
治，开疆拓土，雄霸一方，其政治必然表现在争夺与反争夺，

压迫与反压迫上。那么，继续这种政治的战争，只能是列国群
雄在中华大地这一巨型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演绎
“春秋无义战”。但是，连年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
痛苦，也唤醒了人民的觉悟认识，为此，孙子极力主张“慎
战”。并在《计篇》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王
之道，不可不察也。”“兵”的内含很广，指兵器、军械、兵卒、也
可指战争或武装斗争；“国”是指国家。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
阶级统治机关，是政治实体；军队是保证国家权力的武装集

团。“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四
顺》），因此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古今不变的客观规律。
一个国家的政治主张和内外政策正确与否，对于事物成

败，国家存亡至关重要。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灵魂，这是《孙
子兵法》的精神所在。帝王的军队是暴力统治的工具，是对
外侵略扩张的象征，为此，军中的官兵关系、管理制度、作风
纪律，无不表现出严酷的鞭挞和杀戮。然而，孙武则反其道
而行之，他在《地形篇》中明确提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
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古人云：“军井未
成，将不言渴；军灶未成，将不言饥；军账未成，将不入室。”
讲的都是官兵一致，身先士卒，爱兵如子的箴言。当然，爱兵
决不是放纵管理，“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
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治军之道，宽严皆度，深知娇兵无
用，散兵必败之理。
计源于数，谋出于情。《孙子兵法》在“术”与“数”的关系

上，通中有变，变中有通，通变合一。其中“数”是客观实际和
客观规律，是第一位的。而形成主观计谋之“术”，是无穷之
“数”在大脑中的反应，是第二位的。“数”产生“术”，“数”决定
“术”，“数”变则“术”异。孙子利用大量的“数”，思维运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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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精确之“术”，令人信以为“神”。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
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谁能强盛）？”子曰：“范、中行
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
次，赵毋失其故法（使民之法），晋国归焉（晋国将归于赵）。
吴王问对孙武时，鲁国季孙，孟孙、叔孙氏“三分公室”；齐国
田成子“专齐政”；晋国亦处于“政在家门”、“公室将卑”
（《地形篇》）。公元 490年，韩、赵、魏、智四卿，灭了范、中行
二氏，不久再灭智氏。从此，韩、赵、魏分掌晋国政权，“三家
分晋”局面形成。
孙武虽然没有料到“三家分晋”，但对范、中行和智氏的

灭亡次序，预测得相当准确。这是充分把握客观“数”理，从而
作到心中有“术”。孙武非常重视社会的发展动态，对于战争
更是呕心沥血倾注毕生智慧，精心打造。他在兵法中，反复论
证当时战争的脆弱性。认为，有时一个会战，或者一个战役，
就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古时战争，在空间上没有很长的
战线，在时间上更难持久对抗或拉锯式反复激战（如晋、楚城
濮之战是当时较大会战，其结果一战定乾坤）。所以，当时的
战争和战斗没有严格界线，其战略和战术也往往合二为一，

这正是《孙子兵法》的一大特点，深研细读，其理自明。

二、《孙子兵法》体系完整，结构合理，有攻有
防，进退自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一

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事宝库

孙武对于战争与和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警示人们对此

必须作好两种准备：“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
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左传·昭公三年》），其
意指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能寄希望敌对势力不来“算计”
我们，要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全面准备，才不会发生不利的

事。他认为，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发动战争的基础上是不可
靠的，只有估计对方可能发动战争，也可能不发动战争，而作

了战争准备才能游刃有余；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敢进攻这一

点上是非常危险的，只有考虑对手可能进攻，也可能不进攻，

而我们做好充分准备使其攻不垮、打不烂才能稳操胜券。
诸多事物往往相互依赖或相互斗争，并以决定事物的生

命，推动事物的发展。孙武善于利用联系的观点，始终把非武
装斗争放在首位，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
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如公元前 334年，越王无疆伐齐，
齐王觉察后，立即派辩士去见越王说明伐齐不如伐楚更为有

利。越王为之所动，舍齐而伐楚。结果为楚所败，齐因此得全
（《资治通鉴》卷 1，65页）。“伐交”是针对敌方阵营展开外交
斗争，分化互解敌人的盟国站到自己方面来或保持中立，陷

对手于孤立之中。“伐兵”是用兵力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就
是“伐兵”也需要非武装斗争方式相配合。至于“攻城”是不得
已而为之。
对于战争，首先应在战前揭露敌人的阴谋，提高人们的

警惕；其次在外交上争取主动，充分利用内部条件，使敌人不

易发动战争，对一切情况的发展，都要作最好的努力，作最坏

的打算。努力“最好”增强信心；打算“最坏”，防止意外，所谓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

可解也”（《九变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准备应付突发
事件，而祈求和平是一相情愿。对于凶狠的敌人，决不能简
单地用“说服”的方法使它改变性质，更不能企图用空话，大
话去吓倒它，有效的办法只能用自身的实力去震慑它、对付
它、制服它。
孙子在研究瞬息万变的情况时，既看到事物的有利因

素，又考虑各个方面的不利环节，面对利害关系，权衡主次轻

重。与此同时，他对战争胜败的因素列举了“五事”即“一曰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计篇》）。这五种事物为战
争大事，是同敌人作比较的内容，和平时期也是武装力量的建

设要务。其中的“道”是“全民与上同意者也”，具有极强的政治
性———政治信仰和政治灵魂。此外，孙武还明确提出战争与经
济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敌对双方土地大小的“度”；物严丰富与
否的“量”；军队多少的“数”，双方力量优劣对比的“称”；最后
决定战争的“胜”。提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
胜”（《形篇》）的基本结论。又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
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

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篇》）。由此可
见，长期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和依赖非常严重，“故明君慎之，
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篇》）。
《孙子兵法》强调，总体战争藐视敌人；具体作战重视敌
人。即“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
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
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也”（《九地篇》）。其原则是：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虚实篇》）了
了数语，霸气十足，字里行间显示出一个军事统帅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雄伟气魄。然而，对具体作
战行为，孙子则细之又细———微；慎之又慎———精，提出“非
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
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利而止”（《火攻篇》）。他又在《行
军篇》中强调：“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
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其中“武进”是但凭勇
猛，不知计谋料敌。“并力”意为集中使用兵力。从而把弥天大
勇与落叶知秋在战争的天平上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作战方式上，《孙子兵法》强调攻防兼备，但主要侧重

进攻、速战速决和运动战。“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
之”进攻敌军应以“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
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谋攻篇》）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作战，即“十则围
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谋攻篇》）。至于攻防关系应当是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葆而
全胜也”（《形篇》）。这里把进攻的根据放在力量的绝对优势
之上，而对防御则建立在兵力的劣势之中。“兵之情主速，乘
敌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篇》）然而，战
争中要避开敌人坚实所在，迅猛击其薄弱环节。进攻战的基
本要领是“其势险，其节短。势如 弩，节如发机”（《势篇》）。
致使进攻快速而突然，短促而猛烈，人人英豪，个个欲战，一

声令下，勇往直前。决心之节，只存在于方寸之间。
进攻利于速决，而不利于持久，不但战略上不宜持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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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战术上也要神速。“其用战也，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作
战篇》）为此，战争要求“拙速”；进攻无需“巧久”。所以，“并敌
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九地篇》）。另外，作战
计划当随敌情变化而变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
篇》）。只有这样才能“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但
是，要调动敌人，必须造成一种态势，即“我欲战，敌虽高垒深
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
战者”（《虚实篇》）。若达到如此境界，玩敌于股掌之中，则必
须“以利动之”或“攻其所必救”。从而调动一切敌人，造成可
乘之机，一举歼灭之。

三、《孙子兵法》强调灵活机动，分合为变，注重
理性思维，取天地万物之精华，独树一帜，灿烂辉煌

《火攻篇》中明确提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
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对于地形、地势、地貌他更
是探讨入微，“凡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
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九地篇》）。九地
的核心是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然而，“九地”不是
九种自然地理环境，而是研究战争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形势。
这种形势是由政治、社会、人文情况的不同并结合自然地理
条件而形成，它必将对作战产生作用，极大影响部队战斗力

的发挥，三军统帅必须随机应变，左右逢源，明察秋毫。
作为指挥员除具有坚强的意志外，还要时时审视自己，

不断克服弱点。即“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所以，“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
守也；可胜者，攻也”（《形篇》），这里详细分析了攻守对抗的
计算方法。同时极力消灭自身劣势方面，让其立于不败之地，
然后抓住对方失败的契机，进行主观能动的较量，在事实上

表现出主动和被动。对此，指挥的精确高超，无疑可以变劣势
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孙武指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
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
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虚实篇》）主观的能
动虚实，造成敌人疲于应付，防不胜防，漏洞百出。“故备前则
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

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篇》）。
若掌握战争主动权还要不断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因为，矛盾
处处皆有，只要合理利用，总会有所作为。那么，怎样才能让
对手做出错误的判断？《孙子兵法》中列举了三种方法，可见

一斑。一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
示之不近———“示形”；二是退避三舍，卑而骄之，令敌人争功
冒进，盲目乐观，轻举妄动———“示弱”；三是如此之怒，不怒
而怒，让敌发怒，使其暴跳如雷，不吐不快———“示怒”。“故策
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

之而知有余不知之处”（《虚实篇》）。从而因机而动，先机制
敌，掌握战场主动权。
战争中为争取主动权，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行军打仗，决不能
墨守成规。所以，“塗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优秀的指挥员对三军
将士，“携手若使一人”，上下一致，内外相应，进退有距，“纷
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势
篇》）。带兵打仗，灵活机动，造势至关重要。“故善战者，求之
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势
篇》）。制造态势，因利而制权，制造有利形势，也就是形成有
利战机，使战斗员“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居高临下，迅猛
异常，“横扫千军如卷席”。
行军有快慢和动静之分，孙武的标准是：“其疾如风，其

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
篇》）这样才能有效地运用战略战术，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治气、治心、治力、治变。所以，《孙子兵法》的韬略在于有效
制敌。“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
神”（《虚实篇》）。当然，这里将帅的作用，条件和修养直接关
系到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为此，一名良将必须具备全
面的知识，全面的才能，完善的性格，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和优良的作风。
就军事而言，孙武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唯物唯实。“先

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人，知敌

之情者也”（《用间篇》）。用不同战法适用不同战况是辩证的
统一。有一利，必有一弊，趋利避害是战争的基本法则。“故不
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对战
争的分析，总要从看得见、听得清、摸得着的客观现象出发，
去揭露和把握隐藏其背后的事物本质。通过“逼近”与“远隔”
的不同情况，从而发现“安静”和“挑战”的实质。《孙子兵法》
以形成定律，作之而观动静，始之而生灵活，泱泱如大河奔

腾；涓涓似细流漫淌。伟哉，兵法生命，绵亘千古；壮哉，孙武
光芒，日月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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